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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史学贡献
及对地方当代史编纂的启迪

段　愿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 杭州 3 1 0007)

[摘　要]地方当代史编纂工作近年来被提到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但地方当代史编纂与一般史志编

纂相比,有其鲜明的个性,其编纂工作难点颇多,存在争议的方面也很多。马克思经典著作《路易•波

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所蕴含的唯物史观及其卓越的史学贡献,尤其是“现实的历史叙述”法、“时事入史”

法、“唯物主义历史总结”法,对解决地方当代史编纂工作中的诸多困惑颇有启迪意义,为解决地方当代

史“述”和“论”的辩证关系、现时资料能否入史、地方史的社会功能等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和

经典范例。

[关键词]《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地方当代史;“现实的历史叙述”法;“时事入史”法;“唯

物主义历史总结”法

地方史是历史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我国很早就有记述区域情况的著作,但地方史真正开始

得到发展是在晚清到民国时期,主要成就体现在当时民族危机的背景下寄托爱国主义精神的边疆

史研究(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 9 32 年版《东北史纲》等)以及受欧洲和日本乡土教育影响

而出现的培养民族主义精神的乡土史教科书(如国立浙江大学编印的 1 943 年版《四川历史》等)
中[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地方史进一步得到重视,其中仅入

选《全国总书目》的地方史类书籍便有近千种。然而,其成果主要集中在地方史的理论研究方面,真
正意义上的地方史编纂和出版却很不成熟,也很不系统,尤其是地方当代史编纂远不如人意,地方

史编研机构也不成体系。为此,201 5 年至 20 1 7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宣部、国家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部门先后发文,提出要“做好地方史志编纂工作,巩固中华文明探源成果,正确

反映中华民族文明史”,并把以编纂地方当代史为主要任务的地方史编纂工作落实到了各地的地方

志编纂机构。
对地方志工作者来说,地方史是一片既熟悉又陌生的领域。熟悉是因为“史志同源”,地方史和

地方志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陌生是因为编史和修志毕竟有很大的差异,而且地方当代史编纂和一

般意义上的通史编纂也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地方当代史编纂工作目前难点颇多,存在的争议也很



多,比如“述”和“论”的辩证关系问题、现时资料能否入史的问题、如何记录和总结当代历史教训的

问题等等。但有一个根本点各方意见是一致的,即地方史编纂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
并从中寻找出科学的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博大精深、常学

常新……应该不断从中汲取科学智慧和理论力量。”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是我们研究和编纂地方

当代史所需要的科学智慧和理论力量,而被恩格斯称为“天才著作”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

日》(以下简称《雾月十八日》)更是公认的历史唯物主义经典著作之一。就像学者易中天所说的:
“我们必须有一种科学的历史观,这个科学的历史观在哪里,在马克思那里,马克思那篇著名的著作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2]43 6学习《雾月十八日》,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领会历史唯

物主义的一些重要原理,而且可以帮助我们增强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研究历史问题的能力。
因为《雾月十八日》所反映出来的鲜明的唯物史观及其卓越的史学贡献,为地方当代史研究和编纂提

供了宝贵的思想财富和具体而有针对性的实践方法,对解决地方史编纂工作中的诸多困惑和争议颇

有启迪意义。

一、“现实的历史叙述”和地方当代史中的“述”“论”问题

地方史与地方志编纂相比有诸多特性。特性之一就是地方志“重在记述,述而不论”,而地方史

则要在记述的基础上诠释人类社会活动情况,即“述中有论”。有专家用“工”字图形象地阐明了

“史”“志”之间的关系:下面的“⊥”形结构为地方志的“记”和“述”,它是地方史研究的重要基础;而
上面的“—”特指地方史在“记、述”基础上所做的历史分析和阐述,即“论”[3]。简言之,史和志的本

质区别就在于“论”。北宋史学家吴缜曾言:“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

采。”[4]序,4所谓“事实”就是“述”,“褒贬”就是“论”。而如何处理好“述”和“论”的辩证关系恰恰是地

方当代史编纂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之一。因为地方当代史编纂需紧扣社会现实,难免要直面地方

党委、政府和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与热点问题,涉及的敏感点相对较多,要客观地“述”已属不易,而
要在“述”的基础上科学地“论”就更为不易,相应的争论也更多。因而地方当代史编纂者都希望找

到一种科学的叙述方法。而马克思独创的唯物主义“现实的历史叙述”法,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

一个很好的模式。
马克思于 1 85 1 年 1 2 月到 1 85 2 年 3 月完成了《雾月十八日》的撰写,其研究对象是从 1 848 年

法国二月革命到 1 85 1 年波拿巴政变的特定历史时期,包括政变的特殊人物路易•波拿巴、各种起

义和议会的斗争事件以及社会各阶级力量等,这些主观和客观的要素构成了整个事件发生的历史

背景,各种矛盾相互作用,最终促使了革命的爆发。英国著名政治哲学家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教

授评价该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方法的开山之作,即把当时最重要的一些政治事件作为研究

对象,通过叙事结构来解决历史问题[5]1 5 9。卡利尼科斯在这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维度,
即马克思的历史叙述方法。长期以来,理论界只重视对马克思历史研究方法的探究,却忽视了对马

克思历史叙述方法的研究。其实马克思的历史叙述方法非常科学而又独特,这在《雾月十八日》中
表现得淋漓尽致。美国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是这样描述《雾月十

八日》的叙事方式的:“作者并不直接出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似乎没有表达任何观点,而只是通过叙

述本身来表现。叙述过程传达出某种意识形态或哲学思想,但并不是以思想或观点的形式出现”;
“在这种叙事类型里,作者隐匿或者消解了自己的思想家身份,从而也摆脱了自我中心的视觉局

限”[6]5。卡利尼科斯以及杰姆逊所概括的马克思这种独特的历史叙述方法正是《雾月十八日》的史

学贡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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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5 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其独创的这种历史叙述方法下了较为明确的定

义。马克思将历史叙述方法区分为“历来的观念论的历史叙述”同“现实的历史叙述”[7]27两种不同

类型。所谓“观念论的历史叙述”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叙述方法,而“现实的历史叙述”即指历史唯物

主义的叙述方法。在 1 86 9 年《雾月十八日》第二版序言中,马克思举例说明了这两种叙述方法本质

上的不同。马克思指出,对于波拿巴政变,当时存在三种不同的叙述方法:第一种是维克多•雨果

式的叙述方法,第二种是蒲鲁东式的叙述方法。这两种叙述方法都是从叙述者主观设定的前提出发

来求证历史,都带有唯心主义色彩,都是把历史分析简单化和主观化了,而不是从揭示历史发展的本

质规律入手来分析历史事件,所以都属于“观念论的历史叙述”,其结果都不能揭示历史事件的真相。
而第三种则是马克思“现实的历史叙述”。马克思通过叙事的方式在《雾月十八日》中真实还原了波拿

巴政变的社会背景及其发生、发展过程,揭露了隐藏在历史事件背后的深刻原因。恩格斯高度评价马

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所使用的这种独特的唯物主义历史分析和叙述方法:“这幅图画描绘得如此高

明,以致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新的证据,证明这幅图画是多么忠实地反映了

实际。”[8]582

马克思的“现实的历史叙述”法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通过叙事结构对历史事件加以分析和

展示,将纷繁芜杂的历史信息组合成一个符合历史逻辑和认知逻辑的整体。正因为马克思利用了

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方法分析和叙述特定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所以他能对事件的发生和发展

做出精准的历史分析和预判。恩格斯曾对马克思这种“现实的历史叙述”的特征做过简要的概括:
一是真实而生动地反映实际,以客观描述替代主观论述;二是从人类最基本的物质生产活动入手,
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7]3 6 4 6。笔者认为这种历史叙述方法正是地方当代史编纂者所应采用的科

学叙述方法。
人类社会历史是不以历史研究者和编纂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过程,人们研究当

代史,探索社会规律,必须从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出发,分析其各种发展形态,揭示其内在联系,
得出相应的结论。马克思“现实的历史叙述”法之所以科学,正是因为其充分体现了这种历史唯

物主义精神。反观我们当前的许多地方当代史文献,在对现实进行历史分析和叙述时却难以尽

如人意。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某地方当代史文献中表述某市发展进程时简单地写道:“我们的国

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市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里,编纂者没有向受众客观

地展现该市“活生生的”现实,并对现实进行“卓越的理解”和“透彻的洞察”[8]5 8 2。所谓“××市

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结论并不是在通过“真实而生动”的叙事结构精准展现该市历史发展进程

的基础上得出的,而完全是使用了简单的逻辑推导:因为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所以

该市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作为史书,这种苍白而又肤浅的因果叙述不仅降低了地方当

代史文献的可读性,更是把历史分析简单化和主观化了。这显然犯了马克思所批评的“观念论

的历史叙述”的错误,削弱了地方当代史应有的价值。而类似的表述在我们的地方史文献中却

并不在少数。
倘若地方当代史编纂者能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采用恩格斯所说的通过“图画”的方式而

不是教条的方式真实而生动地反映实际,准确描述某市的历史发展进程和发展成果,充分展现

生产力和人民群众在这个历史进程中的推动作用,将观念通过叙述本身来表现,从而让地方当

代史的受众能从中自然而然地得出该市“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结论,这才是地方史编纂

所应采取的科学态度和方式。由这种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现实的历史叙述”法所得

出的历史结论才是令人信服的。所以,编纂地方当代史需要编纂者培养通过自身判断力对历史

进行深入剖析,透过现象揭示事物本质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建立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认

识和准确把握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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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雾月十八日》对历史的微观描述只是截取了较短暂的一个历史“关键片段”,却能揭示出

历史的本质和发展趋势。这对地方当代史编纂而言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即地方当代史的编纂

大可不必动不动就编成一部“通史”。对某一区域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比如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史

进行研究时,我们当然可以把改革开放四十年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也可选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

几年或几个方面,运用“现实的历史叙述”法深入分析其发展的根本动力,探寻具有普遍性的发展规

律,从而编纂出社会价值更高的地方当代史。

二、“史”“时”辩证关系与地方当代史的现时性

卡利尼科斯教授将马克思主义史学最鲜明的特点总结为:它不只是寻求对过去的解释,更是如

乔治•卢卡奇所说的,“把现在的问题看作历史问题”[9]23 8。一般说来,历史研究往往主张更多地关

注那些已经经过一定时间沉淀的社会和事物,而马克思这种把现时事件当作历史问题的研究和叙

述方法即唯物主义的“时事入史”法,是马克思对史学的又一重要贡献,这一贡献在《雾月十八日》中
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雾月十八日》的记述时段为 1 848 年 2 月 24 日到 1 85 1 年 1 2 月 2 日(并预见了 1 85 2 年 1 2 月

第二帝国的复辟),而马克思完成撰写的时间是 1 85 2 年 3 月,堪称记述和分析“现时历史事件”的典

范。恩格斯对其评价道:“他对活生生的时事有这种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

这种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8]582 马克思之所以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完成对现时历史问

题的梳理和总结,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对新闻事件中所蕴含的事物本质和历史发展规律敏锐的洞察

力。英国国家学术院原院长沃尔特•加里森•朗西曼在描述马克思的洞察力时说:“只要有记者大

量撰文描述当时的情形,马克思就会运用他一贯的洞察力来推测接下去会发生什么。”[10]5 除了《雾
月十八日》,《1848 年至 1 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法兰西内战》也都是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写出

的。恩格斯曾这样评价马克思这种“惊人的才能”:“在伟大历史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

结时,就能准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1 1]1。
然而,在当代史研究领域,有学者却提出当代的现时事件是新闻而不是历史的观点,认为“不能

撰写‘进展中的事实’的历史,即进程尚未结束的历史,因为这样的历史既不能判断也不能思

考”[12]22 9,所以史志界常有“隔代修史,当代修志”之说。这种说法尽管对一般意义上的史料编纂有

一定的道理,但对具有鲜明当代特征的地方当代史来说却涉及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即如何对待时

事资料甚至是新闻资料的采编入史问题。作为地方史编纂的参与者,笔者在研读了《雾月十八日》
以后觉得编纂地方当代史有两个问题必须厘清:一是时事究竟能否入史;二是时事应该如何入史。
因为这涉及当代史的第二个特性———现时性。地方当代史需要全面记录和总结某行政区域自然、
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的历史与现状,并且以现状为重点,若现时资料能否入史的问题不解决,
地方当代史编纂就会陷入窘境。

对于时事(现时资料)能否入史的问题,笔者在此援引李大钊于 1 9 2 3 年在《报与史》一文中的观

点,以对“不能撰写‘进展中的事实’的历史”的论断提出不同意见。李大钊认为:“报的性质,与记录

的历史,尤其接近,由或种意味言之亦可以说,‘报是现在的史,史是过去的报’。”[1 3]45 事实上,新闻

入史在中国历史上早就出现过。中日甲午战争时,以第三方国家媒体随军观战所报道的战事新闻

为基础的“战事史志”早在战争还没有结束时就已经出现了,例如王炳耀的《中日战辑》、姚锡光的

《东方兵事纪略》、洪弃生的《瀛海偕亡记》等。历史学家李剑农的名著《辛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
更是公认的当代人修当代史的典范。

《雾月十八日》则更让我们不再怀疑时事能够入史的观点。马克思曾坦言《雾月十八日》是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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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事变的直接观感写成的[8]5 7 9,恩格斯称《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对“活生生的时事”的“卓越的理

解”。《雾月十八日》将结构史(包括经济结构史、社会结构史等)与事件史结合在一起,透过现时新

闻事件揭示事物本质和历史发展规律,使这部在当时曾被人们当作一般时事政治评论的著作经过

时间的酝酿后,成为世人公认的不朽的政治史和事件史经典[14],使众多学者为之倾倒。美国著名

历史学家海登•怀特声称从《雾月十八日》中发现了一种崭新的事件史分析范本,美国著名科学哲

学家罗伯特•科恩强调《雾月十八日》是辩证唯物史观的卓越运用①。
事实上,从地方当代史编纂的角度来看,时事入史比李大钊所强调的更为重要。因为地方

当代史是综合反映某个特定区域自然与人文现状的记录,研究的是区域的发展轨迹,所记录的

内容自然包括过去完成时和现在进行时两种时态。有学者指出,由于大众传媒在构建现实社会

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发挥的作用都越来越重要,新闻在整个社会历史记忆中的分量就变

得越来越大,甚至新闻媒体本身的一个事件也能对历史直接发挥巨大影响力[1 5]。因此,现时事

件可以说是地方当代史编纂非常重要的史料来源之一。时事入史应该是当代史的编纂原则之

一。因为时间不知会过滤掉多少对认识历史最有价值的材料、信息和线索,使之变成后人难以

索解的历史之谜。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原常务副组长朱佳木曾指出:今
后地方志编修所要记述的内容将和当代史特别是地方当代史研究的内容越来越趋于一致[1 6]。
朱佳木的观点旨在说明地方史应该和地方志一样重视对现状进行记述。既然如此,妥善处理时

事入史的问题也就至为关键了。
事实上,当代人不修当代史这个传统自 1 9 世纪以后就开始有所变化。到了 2 1 世纪,时事

(现时资料)能够入史的观点已经开始逐步为当代史研究者和编纂者所接受。至于时事如何入

史的问题,笔者认为要点有二。一是当代史研究者和编纂者的洞察力和敏锐度问题。现时事件

中有些只是普通新闻事件,而有些则将成为重要的历史事件。其区别就在于前者稍纵即逝,不
蕴含深刻的历史意义;而后者却折射或印证了某一历史进程。要在浩瀚的信息流中发现并记录

这种反映历史进程的事件,需要史学工作者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透过事件表面把握事物

的本质和历史发展规律。正如山东大学王学典教授所说,从事当代史研究要具有“一叶知秋”和
“见微知著”的犀利眼光[1 7]。如果说只会用后见之明简单地回忆和总结历史是一种低等级的历

史研究方法,那么记述现状的历史则是一种难度很大的历史研究和编纂方法。不能否认,一般

历史编研者对历史发展确实难有先见之明,容易浮于纷繁的现实材料表面而缺乏洞察力。《雾
月十八日》不同于其他历史著作的高明之处,正是在于它不是简单地回忆和总结历史,而是运用

唯物史观,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去分析当时法国正在进行的“活”的历史,透过法国农民、工人、
资产阶级民主派及共和派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乱象,把握住历史发展的必然,使时事分析

和历史记录能入木三分。这种历史洞察力对地方当代史编纂者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只有

具备这种洞察力和敏锐度,才能把握和揭示当代历史发展的本质和方向。
二是当代史研究者和编纂者的历史和社会责任感问题。历史学家对时事入史往往抱着十

分谨慎的态度,这不仅是因为记述现状不免会受到政治和人事等因素的干扰,更重要的是现时

事件未经时间的沉淀,前因后果尚未充分展露,当代史研究者和编纂者若不具有强烈的历史和

社会责任感,一般是不愿涉及的,以避免学术风险。即使对现时事件兴趣强烈,往往也是采取打

“外围球”的方法。与马克思同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亚历西斯•托克维尔就是一个例

子。托克维尔亲历了 1 848 年革命,主观上非常希望能透彻地记录并分析波拿巴政变这一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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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眼前的重大历史事件,但最后他选择的角度却是从拿破仑称帝的十年历史入手[14]。但马克思

的《雾月十八日》却直接选择了这一现时事件为切入点,对法国革命史进行全方位的思考和分

析。这不仅对马克思的历史洞察力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更是他历史和社会责任感的直接体现。
事实上,当代史编研者无论自己是否意识到,都担负着一份社会责任。要让地方当代史系统、全
面、客观地反映某个特定区域自然、人文的历史与现状及其发展轨迹,不受政治和人事等因素的

干扰,都需要借助当代史编研者强烈的历史和社会责任感。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

及曾说过:有人说当代人写当代史有时代局限性,这是片面的。虽然后人对前人的历史可以没

有忌讳地议论,但后人由于时代的隔膜,未必能正确地理解前人留下的一些文字记载,容易有太

多的主观随意性,这是否也是一种“时代局限性”呢? 历史研究工作者中有一部分人把他们自己

亲身经历过的时代、亲眼看到或直接听到过的历史事件,在经过严肃研究后写下来,实在是一种

无可推托的历史责任[1 8]。何况当代人记叙当代史也有后人修史不可比拟的优势,那些历史亲历

者的史实记忆以及对历史场景、历史氛围的细腻描述,是后人很难“研究”出来的。
另外,即使作为当代人,当代史编纂人员也往往并非事件的直接参与或见证者,因此时事入史

必须依靠多方面的史料才能加深对事件的理解和判断。除了尽可能多地掌握第一手资料以外,也
不能忽视口述史料等多种资料来源。因为从历史研究的意义上看,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参与者从

不同角度和层面来阐述这一历史事件,才更有可能揭示历史的真实[1 9]。

三、“唯物主义历史总结”法对地方当代史编纂的意义

历史研究从来都不是单纯地为研究而研究,中国自古就有用编纂历史为现实服务的优良传统。
司马光曾说编史的目的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宋神宗则直接把他的书命名为《资治通

鉴》。南京大学李良玉教授谈当代史编纂的意义时说到,编纂当代史“有利于帮助总结历史经

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例如,今天研究某些不好的历史事件,并不是纯粹出于对这

些事件的憎恨,而是出于总结经验的目的”[20]2。以上观点很少会有历史学家或治史人员提出异

议。然而在当代史编纂的具体实践中,面对如何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这一问题时,却似乎不那么简

单了。一是纵观当代各种史志文献资料,较普遍地存在一个问题,即浓墨重彩于歌功颂德,蜻蜓点

水于历史教训。这种情况在地方当代史中更甚之。这是有违历史唯物主义精神,有违“以史为鉴”
的修史初衷的。二是编史不同于修志,需“述中有论”,而相比“述”来说,“论”的难度更大。尤其是

对地方当代史来说,如何把握“论”的度,使地方当代史对当代历史的总结客观、公正,确实需要“技
巧”。很多史学工作者往往困惑于此。

马克思《雾月十八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科学总结历史事件的经典范例,“这部名著是作为运用

唯物史观总结历史经验的光辉范例而载入马克思主义史册的”[21]2 1。在这部经典中,马克思全面总

结了雾月政变成功的原因,包括法国当时小农经济广泛存在的社会条件、农民的传统偏见、无产阶

级的惨重失败、保皇派大资产阶级的钩心斗角等;并从工人阶级失败的教训中进一步把握了无产阶

级革命的规律,从农民阶级被剥削压榨的现实推导出工农联盟的结论,从波拿巴政变这法国历史上

“灰色而又灰色”的一页中预见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光明前景。马克思这种利用唯物史观梳理和总结

历史的“唯物主义历史总结”法,是《雾月十八日》又一重要的史学贡献。
很多历史学家都注意到了《雾月十八日》的第一句话:“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

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

剧出现。”[8]584这里其实提出了一个颇值得历史研究者重视的命题,即历史的反复(或称重演)性。
马克思分析“历史的反复”有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在《资本论》中分析经济危机周期性循环时采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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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年一个周期的短期波动说,这是一种结构性反复的类型;二是《雾月十八日》中分析拿破仑•波

拿巴到路易•波拿巴当上皇帝的历史重演,这是另一个历史周期反复的类型。日本思想家柄谷行

人在其著作《历史与反复》中曾尝试运用后者透视世界近代史中的历史重叠现象[22]24 2 8。马克思的

“唯物主义历史总结”法正是在把握历史循环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形成的,从而能洞察瞬息万变的社

会现象,并透过现象摸清历史发展趋势。这正是“唯物主义历史总结”法的重大贡献。马克思主义

的否定之否定规律认为,事物变化发展的方向和道路是由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

升、波浪式前进的过程,其特点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上升性与回复性的统一。正因为历史存

在这种反复(重演)性,我们才有可能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和规律,使总结历史和借鉴历史成为

可能。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总结”法可概括为两大原则:一是客观真实性原则。要揭示事物的本

质属性和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及发展趋势,首先必须客观而真实地反映历史事件。马克思在《雾月

十八日》中不仅对波拿巴的独裁图谋进行各种犀利讽刺的描写,对资产阶级的本性和对农民的两面

性进行了全面的刻画,也对无产阶级在这场斗争中表现出来的某些消极性和局限性做了深刻的剖

析。二是透过现象把握本质的原则。马克思说过:“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

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

级彼此之间的斗争。”[1 1]704 70 5正是基于这种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才能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

表象找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这也是《雾月十八日》能对二月革命至波拿巴政变时期

法国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做出精辟总结的重要原因。
马克思这种“唯物主义历史总结”法对我们的地方当代史如何真实、全面地记载历史事件,

客观、恰如其分地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是有相当大的指导意义的。《求是》杂志原总编辑有林

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所提的意见很中肯:“……要满腔热情地写出新中国建立以来取得

的辉煌成就。这是不是说可以不写失误呢? 当然不是。不仅要写,而且要写好。所谓写好,就
是既不夸大也不缩小,要把它恰如其分地写出来,并经过深入研究,指出产生失误的主观和客观

原因,总结出经验教训。这样写就会使读者读后受到教育,成为更好地前进的动力。”[23]1 0 然而

当代史编纂“一是由于直接涉及许多活着的人……二是直接涉及和当代政治的关系……三是在

前两个难点的影响下,难以做到公正”[20]3。这是目前地方当代史研究和编纂中难以回避的问题

之一。史家讲求秉笔直书,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在中国古代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史通》中就曾

说:“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所谓直书,就是不掩恶、不虚美。但自孔子褒贬隐讳的“春秋笔法”
始,便开启了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先河,为后世考证增加了难度。后虽有司马迁《史
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24]8 5 8的“实录”精神传承于史家,但“讳”风实际上一直未绝

于史界。在当代史的编纂中更是如此,不仅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甚至还出现了为“恶者”讳的情

况。例如某市数年内连续四任市长落马受审,但查阅该市史志文献,却没有任何信息记载。又

如安徽滁州市史志编纂部门曾在当地张贴了《关于征集〈皖东人物〉资料的公告》,其中将当代

“社会影响较大的犯罪分子”也列入征集范围,结果一石激起千层浪,争论波及全国。短短二十

多天,全国数十家媒体都予以了报道和评述,造成不小的风波。很多人认为自古以来入史人物

皆为“一郡之柱础,乡邦之光耀”,“恶者”入史有损当地形象。说到底问题还是出在“讳”字
上———为“形象”讳。这种有违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总结”法原则的当代史编纂方法,其实是

有害而无益的。客观真实地反映历史的目的是客观真实地总结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

泽东同志诞辰 1 2 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告诫我们:“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总结和吸取历

史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2 5]

史料编纂仅仅客观真实地反映历史事件还不够,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总结”法要求在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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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真实地反映历史事件的基础上,还必须利用唯物史观客观地分析历史事件,找出事件的本质

和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这样的历史总结才是科学而有意义的。某省的一部粮食史志文献上记

载了 2 0 世纪 5 0 年代末至 6 0 年代初该省农村出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和具体数据。该史志文献

能够客观记录当时我国出现大面积饿死人的情况,是符合“唯物主义历史总结”法客观真实的原

则的。但在总结和分析原因时,该史志却简单地将原因归咎于粮食统购统销时期部分地区征收

“过头粮”,这样的分析和总结就显得简单化了。其实 1 9 8 1 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早已讲得很清楚:“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

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

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该史料文献之所以对历史事件做出肤浅的分析和总结,
无外乎两种可能:一是客观上受专业能力的限制,没能以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层次地分析历史事

件并揭示其本质;二是主观上不想涉及敏感历史问题,毕竟“大跃进”浮夸风的“左”倾错误是一

些领导同志夸大了主观意志所致。不管是出于上述两种原因中的哪一种,都是有违“唯物主义

历史总结”法原则的。前者不符合透过现象把握本质的原则,后者不符合客观真实性原则。
诚然,历史研究和编纂无法脱离特定时代和现实社会而存在,二者的关联一方面体现为现实社

会制约或促进史学发展,另一方面体现为史学为现实社会提供历史知识和历史借鉴。在现实社会

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产生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需要历史学家予以正视和回应。现实向史学不断提

出新问题和新挑战,史学也在不断回应中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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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ibutions of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with
Its Enlightenment to Local Contemporary History

Duan Yuan
(Zhej ia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s,Hangzhou 3 1 0007,China)

Abstract:In recent years,a large number of studies have emerged in the field of local history.
However,the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local history in the real sense is far from systematic
and mature,especially of the local contemporary history.For the sake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ocal history,particularly the compilation of local contemporary history,a basic point should be
reconsidered — searching a scientific method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The main research method in this study is literature research,in which Marx's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is the core literature.After summarizing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and examining the practical issues in current research and the writing of local
contemporary history,the study has drawn the following three conclusions:

First,the method of″realistic historical narrative″.Professor Callinicos,a British political
philosopher,summed up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historical narrative method as″taking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olitical events of the time as its obj ect of study,and solving historical
problems through the structure of narration″,of which the important foundation is historical
materialism.Marx successfully and truthfully pictured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Bonaparte coup,

including its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and exposed the real causes of the historical events.
This method is enlightening in that researching and writing local contemporary history should be
based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focus on a historical critical moment,and reflect the reality in the
form of pictures rather than on dogma.What is more,to write a local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higher social value,the basic motive force and law of development should be deeply analyzed,and
the conclusion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historical narration.

Second,the method of″laying current affairs into history″.Applying this method,Marx
discerned and recorded significant clues from the news.This makes this work regarded as a
general political commentary at that time become an immortal classic of political and event
history.This method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resolving the argument of both whether and
how current affairs can be part of history.The enlightenment of this method for researching and
writing local contemporary history is regarding current events a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historical
resources.Furthermore, local contemporary history-writing cannot be restricted to realistic
materials,and neither should it be subj ect to the disturbance of political,personnel or other
factors. Instead, historical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should be shouldered and essential
researches and obj ective records should be insisted on.

Third,the method of ″materialism historical summary″. can be summarized as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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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les:one is obj ective authenticity and the other is seeing essence through phenomenon.It is
by applying this method that Marx discovered the inherent laws and trend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from the appearance of numerous and complicated historical events,and summed up
the history of the French class struggle from the period of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to the Bonaparte
coup.The enlightenment of this method for researching and writing local contemporary history lies in
that historical events must be recorded objectively, truthfully and comprehensively, and that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should be j ustly summarized with the approach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Accordingly,the essence and law of the development could be grasped and the
purpose of″learning from history and advancing better″achieved.
Key words: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local contemporary

history;realistic historical narrative;laying current affairs in history;

materialist and historical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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